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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印曾充当谷类粮食的“印

章”，过去，盖了粮印的粮堆或粮囤，

就像被贴了封条，无人敢动。作为保

护集体粮食安全的工具，粮印已完

成它的使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宝鸡民俗博物馆里收藏有

一枚粮堆印版，正面阴刻着一个

大大的楷书“登”字（见右图），这
枚粮印长 12.9 厘米，宽 12 厘米，

厚 2.6 厘米，印版略呈正方形，

背面有长条形手柄，印版笔画粗

且深。有些粮印上的字与丰收寓

意有关，如“五谷丰登”“满仓”“万

石”“取之不尽”等；也有以村队名

为粮印字的，如某某一队；还有以

品质等为粮印字的，如“公正”“无

私”等。

“为保证集体粮食的完整和安

全，粮印应运而生。粮印一般用质

地较细腻密实的梨木或杏木制作

而成，它的管理和使用有相当严格

的程序。”60后千阳人郑江泉对粮

印印象深刻。上世纪60年代一个夏

收季节，郑江泉的父亲在生产队养

猪场喂猪，别人中午回家吃午饭时，

他便负责看守一会周转粮仓。粮堆

上盖有“裕华一队”的粮印，麦子是

颗粒谷物，经翻动时麦粒会流动，未

经过秤的麦堆盖上粮印，只要粮印

痕迹完好，就能确保粮堆的安全。

一天，郑江泉父亲看到麦场周边地

里长满嫩草，便去给队上养猪场拔

猪草。吃罢午饭的人们回到麦场一

看，周转粮仓麦堆上的粮印字迹“不

翼而飞”，光滑的麦堆变得“大坑小

窖”，粮仓一片狼藉。郑江泉父亲回

来一看，粮印被破坏，整个人都吓蒙

了。队上搜查了郑江泉家，没有找到

一粒粮食，调查无果，便对郑江泉的

父亲进行了批评和处罚。十二年后，

村里一个小伙说起小时候去粮仓玩

的事儿。原来，当年几个小孩去捉蚂

蚱时路过粮仓，见到盖着“印”的粮

堆很好奇，便爬上粮堆玩游戏，玩了

一会觉得无聊就走了。如此，几个小

孩的顽皮游戏，破坏了周转粮仓的

粮印，导致了一场不小的误会。郑江

泉说：“父亲与粮印的故事，让我更

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粮印失去了实用价值。但它身

上传递的重视粮食、民以食为天

的观念，仍然在西府地区留存。

西府农村有句俗话，叫“囤里

有粮，心里不慌”，说的就是家家户

户曾有的储粮器具“荆条囤包”。

过去的农村家庭，家中的摆

设都比较相似，除了方桌、板凳、床

铺、农具外，最显眼的就数囤包了。

它高高的、圆圆的、胖胖的，静静地

被主人放置在墙角或没人住的房

间里。市民杨银海说，很难知道最

早是什么时候用囤包存放粮食了，

不过，选择用它储粮有很多原因：

它很结实耐用，如果不经常搬动，

囤包可以一直用下去；它能够防

潮、防虫、防鼠。

杨银海记得，小时候，每年把

麦子收回来晒干后，大人就会将

粮食倒入囤中，封紧囤口。那时

候，粮食产量低，分到每家每户的

粮食少，一家几口人，一年下来能

分得几百斤小麦、玉米等粮食，已

经算是好的年景了。这样一来，尽

管囤包容量小，但足以装下一年

的收成。最重要的是，它成本低，

不需要花钱购置，家家户户都会

编制。

杨银海说，农闲时候，家里老

人会用荆条或者竹篾编织盛粮食

的囤子，囤子主要是用荆条编制而

成，所以也被称为“荆条囤”。荆条

囤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粮站使用

的囤比较大，家庭使用的囤则小得

多，盛放细粮的囤，还要在它的里

外两面抹上一层泥巴，既可防漏，

又可防虫蛀。

杨银海老家屋里有个大麦

囤，粮一直满着。杨银海说，那个囤

是姥爷用荆条编的，用泥巴糊好晒

干，再抬至屋里放好，几十年没动

过。那时谁家的地多，谁家的收成

好，从家里有几个囤包就可以看出

来，囤包多的家庭自然会引起左邻

右舍的羡慕。

对于农民来说，放在土房子

里的荆条囤包，成了他们教育后

人勤俭节约的好教材，留下了

“囤里有粮，心里不慌”“囤尖浪

费看不见，到了囤底后悔晚”等

生动语言。

在方言中，宝鸡部分地区把工

具也叫作“家伙”，好用的工具唤作

“称手的家伙”，斗就曾是老一辈农

人计量粮食“称手的家伙”。

据传，“斗”起源于战国时

期，那时的计量单位还不十分准

确，只是一个大概衡量的数据，

这种方法延续了很久，直到秤

的普及，它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不少

地方的农村还能看到老式的升、

斗。这也成为有过乡村生活经

历、如今四十岁以上人们的共同

回忆。

一方精致的斗，大小刚好放在

手掌上，上面绘有秦腔脸谱或者虎

头、鱼等展现西府传统文化、寓意

美好的各种图案……不久前，记者

在凤翔人李娜的民间工艺品工作

室看到了几个精巧别致的“斗”，刷

新了记者对老式计量工具——斗

的认知。

李娜是 80 后，一直从事工艺

美术创作，被陕西经济联合会授

予“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李娜回忆说，她从小在乡间长大，

对“斗”“升”等老式的计量工具记

忆深刻，每到收麦季节，总会听长

辈说“谁家收了多少斗麦”“谁家

收了多少石麦”，所以，“斗”在自

己的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计量

工具，它还寓意着丰收。

李娜喜欢绘制马勺脸谱、做

泥塑，从老一辈手艺人那里学了

“斗”的制作方法后，她做了新的

设计和改良，还设计了便于制作

工艺品的新尺寸。她做的新式斗，

小的口径仅 10×10 厘米、高 6.8

厘米，小巧到可以放在手掌上 ；

也有稍微大些的，可以放在桌案

上。“寓意饱满和丰收的斗，再配

上寓意美好的图案，这种有着浓

浓西府乡间韵味的工艺品，还是

很受欢迎的，销量也较好。”李娜

笑着说。

近几年，我市的不少乡村都

建起了“村史馆”。在村史馆里，老

式的斗、升，还有其他农具，都成为

勾起人们回忆、唤起浓浓乡愁的承

载。在宝鸡民俗博物馆，更有不同

形制的斗、升的实物以及图片展

示，可供参观者回味。

无论是精巧的斗的工艺品，

还是展览馆里对老式的斗的陈

展，都意在留住乡韵，传承农耕

文化。

过去，打麦场上少不了一样农

具——风车，又称风谷车、木风车，

浑身用木头打造的风车，承担着将

麦粒中的麦皮等杂质分离的重要作

用。麦子装袋归仓前的最后一个步

骤，便是用风车“筛选”“净化”麦粒，

风车曾是宝鸡农人的好帮手。

在宝鸡民俗博物馆、金台区玉

池村、凤县唐藏镇庞家河村等多个

地方，均能看见风车的身影。风车

脱离了实用功能，主要用于陈列展

示，向人们展示传统农具的样子。宝

鸡民俗博物馆里放着一台风车，高

约1.5米，长约2米，四条木腿稳稳

站立，木头箱体内装有风叶，顶部有

梯形入料仓，入料仓设有插板，可以

用来调节快慢。下方设有出麦粒的

坡形出口，风车尾部为风车出口，

用来排出麦皮、灰尘等物。细观这台

风车，除过把手为铁制，其他部件均

为木头制作。使用时，把麦粒倒入入

料仓，调节好插板，用手摇动风车手

把，麦粒就可以顺利完成去麦皮去

灰尘的过程，只需要在出口放上篮、

筐、口袋等物，接住麦粒即可。

“过去风车少不了，吹麦皮全

靠它。现在收割机把繁琐的割麦、

打麦等工序都代替了，风车自然用

不上了。”80后市民卢婷回忆。卢

婷小时候，家人把打麦看得很重，

亲戚和乡亲们轮着打麦，大家相互

帮忙，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把成捆

的麦子搬到打麦机旁，有的负责把

麦子往打麦机里塞，有的负责把打

出来的麦子运到风车上，有的负责

堆麦草摞……卢婷则被父亲安排

去摇风车，并把净化后的麦粒装进

口袋。卢婷讲，可别小看摇风车的

活儿，劲儿太小，麦粒吹不干净，劲

儿太大，摇一会儿胳膊就酸疼。所

以要匀着劲儿，几个人换着摇，摇

风车的时候还要盯着入料仓，及时

补充麦粒。卢婷说：“一看到风车，

我就想起过去的童年时光和丰收

场景。”

编者按

金秋十月，又迎来了五谷丰登的收获季节。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西
府农人的收获更加便捷、省力。风车、囤包、升斗等传统农具，渐渐失去了实
用价值，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农具改变了，但人们对粮食的重视和丰收的期
望没有改变，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追忆与丰收有关的西府老物件，倾
听与收获有关的一二故事。

西府老物件

风 车
■ 本报记者 张琼

净化粮食的帮手

粮 印
■ 本报记者 张琼

保护粮食的印章

囤包
■ 本报记者 于虹

存放粮食的胖墩

斗
■ 本报记者 麻雪

计量粮食的家伙

与          有关的丰 收

儿童在玉池村玩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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